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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期间， 徐梅坤奉命组织了中共第一个秘密

特工小组， 专门惩治工贼及叛徒。 他们从外滩的洋水

兵那里买来了 4 支手枪， 加上几柄斧头作为武器。 此

后这个特工小组被周恩来改建成“红队”， 也就是大名

鼎鼎的中共特科。

1926 年， 上海区委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

义， 指挥部成员有罗亦农、 赵世炎、 汪寿华、 李泊之、

徐梅坤、 奚佐尧等 6 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

徐梅坤担任南市区总指挥， 指挥工人英勇战斗， 起义

取得了胜利。

1927 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 徐梅坤护送周

恩来到长江码头， 登上英商“怡和” 号轮船离沪。 在

返回上海路过萧山时被叛徒、 沈玄庐的太太王华芬发

现告密， 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起初判为死刑， 后

由蔡元培出面营救， 才改判无期徒刑。 再通过邵力子

说情， 被判处 10 年徒刑。 1935 年 9 月因病重被保释

出狱， 后改名徐行之， 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81 年， 他在耄耋之年再度重新入党， 成为党史

上的一段佳话。

Part3.奠基 1922

同心干， 唤起工农千百万

———第一次劳动大会， 工人阶级走向联合

1922 年是中国工人运动首次蓬勃开展的一年， 同

时也是中国工会组织广泛发展的一年， 因而这一年被

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 在这一年中， 地方和产

业工会的兴起， 为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13.林伟民筹建海员工会 苏兆征领导罢工斗争（上）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从 1922 年 1 月开始， 到

1923 年 2 月结束， 历时 1 年零 1 个月。 其间全国各地

共发生罢工 100多次， 参加罢工工人 30多万。

这些罢工就地域而言， 集中在上海、 湖南、 武汉、

广东等地； 就产业而言， 集中在海员、 煤矿、 铁路等

行业。 这是因为上述地区和行业， 都是产业工人集中

的地方， 其中以海员工人运动最为著名。 海员和华侨

一样， 前身大都是破了产的农民或失业工人， 他们不

得已离乡背井， 远涉重洋， 到外国谋生， 或当海员、

或当苦工， 也有不少人是“卖猪仔” 而去南洋或美国

的。 早期中国海员工人共约 15 万人， 主要聚居于香

港， 分布在海内外各条航线。

表面上看来海员走南闯北， 游历各国， 很是风光，

然而他们头上顶着三重压力： 一是低工资， 二是包工制

（粤语称为“洗马沙”）， 三是不平等。 另一方面， 海员群

体又是先进思想最早的接受者， 革命觉悟较高。 海员长

年漂泊于海上， 行走于各国， 对世界的形势了解较多。

孙中山先生在宣传革命期间， 经常乘船往来海外各地，

与海员有了密切关系。 一部份海员受到影响， 参加了同

盟会， 林伟民、 苏兆征都是同盟会会员。 孙中山在旅途

中经常被密探跟踪暗算， 幸得海员的全力保护方得脱险。

孙中山向海员说： “自由是可以争取的。 商人有

商会， 你们为什么不成立工会呢？” 他的一番话， 启发

了海员的阶级觉悟和团结意识。 1921 年 3 月 6 日，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在香港正式成立。 这个会名

是孙中山起的， 招牌也是他亲题的。 会上推选陈炳生

创生与成长

———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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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会长， 领导人物还有林伟民、 苏兆征、 翟汉奇等。

林伟民， 原名林兴， 1887 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自

幼随父垦荒种地， 下海捕鱼， 稍长到香港谋生， 在外

国轮船上当苦力。 结识孙中山后， 受其思想影响， 积

极参加革命活动， 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 筹集经费、

运送军火， 支援武装起义。 苏兆征， 原名苏吉， 幼时

因为家境困窘， 辍学务农。 1903 年去香港， 在外国远

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 1908 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同盟会， 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物价飞涨， 香港比中国其

他商埠更甚。 由于香港的日用必需物品多由外埠输入，

所以物价更为昂贵， 工人生计艰难。 为了应付当年这

“CPI” 的上涨， 资方对外国海员照顾有加， 1921 年给

外国海员工资增加 15%， 相反， 对中国海员却视而不

见， 工资分文未增， 中国海员心中早有不平。 中华海

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后， 多次向资方提出加薪要求，

资方置若罔闻。 海员工会忍无可忍， 遂决定发动罢工。

工会一声号令， 由苏兆征所在的“泽生” 号开始

发难， 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 荷、

法、 日、 美各国的海洋轮船， 一致停驶。

港英当局闻讯大吃一惊， 他们原以来工会不过像

往常那样， 说说而已， 没有想到这回是来真的， 一时

有些慌了手脚， 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 （专门管理中国

居民的官员） 夏理德到海员工会， 用威胁的口吻“劝

告” 叫海员回船， 说： “本港政府是不允许罢工的，

你们先上工， 工资将来慢慢商量。 你们罢了工， 不怕

饿肚子吗？” 苏兆征对夏理德说： “我们的要求已经提

过三次了， 一直未见答复。 这一次若不答应我们的要

求， 决不上工。”

按照海员工会的安排， 罢工海员陆续返回广州。

形势很快影响到新加坡、 汕头、 上海等口岸， 有些船

靠岸便停驶， 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 还有些船根本不

敢开来香港。 一星期之内， 罢工海员已达 6500人。

罢工的威力很快显示出来。 由于罢工海员对香港

实行经济封锁， 香港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越来越困难。

港府觉得失了面子， 恼羞成怒。 1922 年 2 月 1 日， 香

港总督以“危及治安” 为名， 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

体， 下令解散， 并查封了海员工会的办公地点， 抢走

了文件、 账薄， 收走了海员工会的牌子。 这下更加引

发群情激愤， 全港发生大规模同情罢工， 厨师、 家仆、

面包匠、 饼干店工人、 办公室工役、 运送夫役、 电车

工人、 人力车夫、 渡轮工人、 银行职员、 报馆雇员、

印刷工人纷纷加入罢工行列。 这一来， “饿肚子” 的

不是海员工人， 反而成了港府的洋大人们。 有报道称：

“香港工业完全停滞， 餐馆经理躬自烹调， 英籍官员自

任打扫官舍之劳， 内河轮船完全停驶， 香港与内地交

易完全断绝， 食品既因罢工暂停进口， 香港物价骤涨。

港埠中外商店， 大都不能全开， 银行虽仍营业， 而门

廊之内皆以武装义勇队守卫， 其他店肆亦照常开业，

惟华人店员一部缺勤， 且几全无交易。”

港英当局原以为工人饥寒交迫， 坚持不了多久。

现在看到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 开始沉不住气了， 不

得不设法出面调停。 香港当局先是找到华工总会， 调

停无果而终。 随后， 香港当局政府又让东华医院用

“全港街坊” 名义出面调停。 绅士们说： “恢复工会可

以， 但要改变招牌， 添多或减少几个字。 因为香港政

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 你们是知道的， 这是政府的威

信所在。” 苏兆征心想， 这工会名称是孙中山先生给起

的， 牌子由孙中山亲自题写， 也是我们海员工会的威

信所在， 岂能容得他们随意改变， 坚持说： “工会招

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一字也不能增， 一字

也不能减， 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

14.林伟民筹建海员工会 苏兆征领导罢工斗争（下）

调停失败后， 双方都在蓄力。 就在这个时候， 中

国共产党站出来了。 2 月 9 日， 中共广东支部发出

《敬告罢工海员》 的传单———

“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 我们为争生存而举行这次

大罢工， 凡是有良心、 好和平的人们， 除资本家及帮助

他们的走狗———官僚军阀———外， 没有不同情于我们的。

……

我们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 我们应该抖擞精神，

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 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

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 定当竭其能力， 为之后援。 海

员同志们！ 快快共同一致的望着我们的目标奋斗， 以

期得到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利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香港海员后援会， 领导

各地工人支援香港海员， 李启汉积极联络上海各水手

63



A�VIEW�OF�LABOUR�UNIONS�

公所声援香港罢工。 上海印刷工会、 机器工会、 纺织

工人会等工会组织也给予支持。 天津、 上海两处海员

工会积极募捐， 赴法回国劳工会及上海劳动总同盟，

也都汇款接济， 并拍电报慰问。

1922 年 2 月 12 日， 京汉铁路的列车上， 出现了

一面白旗， 高悬于机车的顶棚之上， 迎风招展， 浩荡

而来， 上面写着六个大字“援助香港海员”， 署名为

“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 这是长辛店工人发起组

织的， 他们联络京汉、 京奉、 陇海、 京绥各路铁路工

人， 发表宣言并捐款援助， 陇海路及长辛店工人每人

捐助一日工资， 汇往广州支援海员罢工， 表现了工人

的阶级大义。

各地工人的援助， 增强了海员工会必胜的信心。

回到广州的海员虽然生活艰苦， 每日饭食两顿， 每顿

一毛。 时值隆冬， 只发棉衣一件， 后来棉衣买不起，

就发给麻包。 工人都在地上打铺， 又无被盖， 冷不过

了， 只好烧柴火取暖。 但大家毫无怨言， 互相鼓励着

说： “顶硬上， 兄弟！ 米俾人睇小！” （粤语， 即“坚

持到底， 兄弟们， 不要给人看轻！”）

香港当局不肯善罢甘休， 决意破坏罢工， 使出一

招“釜底抽薪” 之计， 港方给包工头桂阿毛发出急电，

叫他在上海招募工人， 来香港顶替罢工海员的工作。

林伟民、 苏兆征闻讯后， 即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

出火急电报， 请书记部设法阻止上海工人来港。 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接电后， 李启汉与均安水手公所朱宝

庭、 钱孝裕， 一方面到桂阿毛家里当面警告， 一方面

到码头劝阻工人。

此刻， 码头上有 1000 名工人， 正准备乘船去香

港。 朱宝庭大声对他们说道： “弟兄们， 你们知道去

哪里、 做什么吗？ 香港工人罢工， 也是为了我们， 加

了工钱， 大家有份。 天下工人是一家， 上海工人罢工，

香港工人不会来。 现在香港海员罢工， 我们也不应该

去！ 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

这些水手本是失业工人， 为了生计所迫才被桂阿

毛招募， 现在听朱宝庭这么一说， 当即有一半改变了

主意。 剩下的一半走到汕头， 越想越觉得朱宝庭的话

有理， 于是又走了一半， 最后到香港的不足 300 人。

这些人到香港后， 倒是开走了几只船， 但技术不好，

在海上发生了危险。 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

随着罢工的旷日持久， 海员得到越来越多的帮助

和同情， 罢工“好像时疫一样， 传染得异常迅速”， 只

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 不要工会的命令， 他们便自动

离船上岸。 搞得各地轮船都把香港看得好像疫区一样，

不敢开来， 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 到后来， 不仅农

民工人， 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 在工人纠

察队封锁之下， 一棵菜、 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 香港

粮食更加恐慌。

香港当局一计不成又施一计， 指使机器工会 （香港

政府御用工会）， 向工人宣传说： “海员罢工势成骑虎

下不得背， 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 我们可组织‘全港

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 来援助他们， 这才是实际。”

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召集大会， 发表宣言： “我

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 不能说什么调停。 调停就

是妥协。” 大会一致决议不受调停， 要香港工人切勿组

织调停机关。 此消息传到香港后， 香港工人很快取消

调停会， 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

香港当局见这一招又不灵， 立刻撕下面具， 露出了

爪牙。 宣布戒严令， 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

香港， 禁止火车通行， 加岗巡查街道， 香港一时变成战

时状态。 当十余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时， 行到沙田地

方， 英国军警禁止工人通过， 并开枪向工人射击， 造成

工人 4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酿成著名的“沙田惨案”。

香港政府满以为如此铁血手段可以奏效， 谁知反

而激起海员工人更加义愤， 香港居民也更加同情工人，

香港工人更积极扩大同盟罢工以抗议， 各业罢工者日

众， 工商停顿， 使香港差点成了“死港” “臭港”。 香

港当局山穷水尽， 无法可施， 只好向罢工海员让步。

在广州政府调协下， 林伟民等代表到香港与船东谈判

增加工资， 同时与香港当局谈判恢复工会。 最后在

1922 年 3 月 5 日达成协议， 船东增加工资 15%至 30%

（因不同航线而定）， 而香港政府则在 3 月 6 日发表特

别公报， 宣布取消海员工会的封禁令， 并且在 3 月 7

日派出原来摘下工会招牌的警员， 把“中华海员工业

联合总会” 招牌恭恭敬敬地还给海员。 当重新挂上工

会招牌时， 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贺， 十余

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在“海员工会万岁” 的欢

呼声中， 招牌徐徐地挂上去， 爆竹连天， 声震全港。

至此， 52天的罢工胜利结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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